
典“遗

遗民”祠羲的演燮
民”魏念的形成典登展

李 暄

    遣民― 在易代之後因坚持封故团的忠诚而拒绝舆新朝合作

者― 作焉中团屉史上朝代更迭期特有的文化现象，篇研究者所

魔泛注意。然而，“遣民”一祠，在中团古代典籍中是矍富多羲的，

除上述意羲之外，它至少遗有“亡团或乱雕之後遣留下来的子民”、

“後裔，’. “以往峙代的人”、“隐士”四侗羲项。通遇屋史的考察，不

敷癸现，“遣民”祠羲的演燮遇程，也就是人俩封其韶藏逐渐明榷，

辨别逐渐精榷的遇程，而追一遇程，舆遣民颧念的形成舆癸展恰篇

同步。

“遣民”作焉成祠，有案可查的祀缘最早兑於《左傅》。共四例：

    衔之遣 民（工）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滕之 民岛五

千人，立戴公以厦於曹。

    吴公子剖来聘。⋯⋯锖靓於周染。⋯⋯岛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遣 民（n ）乎？不然，何 曼之速也？非

令德之後，锥能若是？”⋯⋯岛之歌《小雅》，日：“美哉！，思而不

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猫有先王之遣民（ili ）焉。”

    司局致邑立宗焉。以锈其（蟹）遣民（W)（杜预注：楚夜郎
                                                                              31 ·



                              新 圃 季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岛蟹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盎俘以蹄。〔1,

    它介弓都有一侗中，

境中表现篇不同燮项

合意羲：遣留下来的人。追侗意羲在不同斋

，可以蹄钠焉三：一、亡团或乱雕之後遣留下

来的子民（1 、W ) ;二 、後裔 （11) ;三、前一侗特代遣留下来的人

（班）。追三侗羲项作篇“遣民”的基本表，仕仪琶关箱甲八里！二二，

而新羲填的魔生，也是新的屉史瑕境作用於此基磁的结果。值得

注意的是，此虚“民”包括各侗潜屠的人，上至公卿，下至庶民。“遣

民”指稽侗骼封象有案可查的，首见於束漠杜篇所撰《首隆山赋》中

                      ， 一 一 丈左 ，曰一入声左召丈砰，一车 ·幸练 六片 「科

“遣 民”的基本 鬓 ，在俊 世 关箱 甲 人里 ！丈用 ’

伯夷、叔杳自稽，其文曰：

嗟首踢之孤巍‘··⋯忽吾睹兮二老，

乎乃氰其所求，阴其所修。“州域螂黛，

峙探薇以徒容。於是
貌戚疋侍，何移何巢，

而业兹迸炎？”其二老乃答余日："
作蕃北湄，少名叔奔

胡者，遂相携而随之

，畏日伯夷。

吾殷之遗民也。厥胤孤竹，

简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於

，冀寄命乎铃睿。

而熟方，昌伏事而晕命，子忽遘其不样

而天命之不常，伊事燮

。乃典师於牧野，遂干

戈以伐商。乃案之而来透，誓不步於其榔

卒命於山傍。”〔幻

。余阴口而不食 ，业

《史纪 · 伯夷列傅》靓载伯夷、叔奔事跻云：

伯夷、叔奔，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奔，及父卒，叔

奔镶伯夷。伯夷日：

之。团人立其中子。

“父命也。”遂逃 去。叔 奔亦不肯 立而逃

於是伯夷、叔奔即西伯昌善餐老，盍往

蹄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虢岛文王，束伐封。伯夷、

叔奔”卩焉而辣日：“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轼

  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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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奔取之，羲不食周粟，隐

於首隆山，探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醉日：“登彼西山

兮，探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炎。神晨、虞、夏忽焉

没兮，我安通蹄矣？於嗟祖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隆

山。〔3〕

    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似乎《首阻山赋》中的“遣民”已翘可

以理解篇“出於政治舆道德立埸而不食周粟者”。後世也往往以

夷、香焉“易代不仕者”代稽，如榭枋得持云：“雪中松柏愈青青，扶

植铜常在此行。天下久姆翼媵漂，人简何镯伯夷清。”以，颇炎武亦

云：“惟颐师伯夷，事隘毋不恭。嗟此衰世意，往往躔心胸。”〔5〕榭枋

得舆颇炎武均以不仕新朝的遣民自虚，他们封伯夷的追慕，颖然是

出於身份的忽同。

    然而，结合先秦典籍封夷卉事胁的祀载来看，封夷、膺的追植

忽栽恐怕是一侗误解。

    檬《渝藉 · 微子》：“逸民：伯夷、叔商、虞仲、夷逸、朱强、柳下

惠、少速。”伯夷、叔膺居於“逸民”之首，被孔子赞篇“古之置人”。

《季氏》云：“伯夷叔香饿於首阻之下，民到於今稽之。”〔6，此中透露

出，孔子峙代，夷、商已规成篇人俩敲渝得较多的封象。然而《渝

藉》业没有封其具艘事胁的祀载。因何“饿於首阻之下”不得而知。

此外，所谓“逸民”，含羲也很令人费解。业稽的柳下惠曾“篇士师，

三黜”，且《微子》章云其“降志辱身矣。言中偷，行中虑，其斯而已

矣”。同後世理解的“逸民”也有很大的差具。

    《孟子》封伯夷舆殷、周之简的圃保有所靓缘。《雕妻上》曰：

“伯夷辟封，居北海之演，简文王作舆，曰：‘盍蹄乎来！吾简西伯善

着老者。”，《莴章下》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黔恶聱。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刻遭，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舆榔人虚，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堡炭也。赏肘之峙，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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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演，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背伯夷之夙者，顽夫廉，懦夫有立

志。”由此孟子得出的结渝是：“伯夷，型之清者也。”闭不鞋看出，

《孟子》的“伯夷”是“治则造，乱则退”，以道德理想衡之现育政治而

格格不人的“塑之清者”，他主要“不忍晃”的，是“殷肘之政”。

    《驻子》的妃述较篇静翩，《镶王》云：

    昔周之典，有士二人庭於孤竹，日伯夷、叔奔。二人相谓

日：“吾背西方有人，似有道者，拭往觌焉。”至於岐踢。武王背

之，使叔旦往兄之，舆盟日：“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二人相视而笑日：“嘻！具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

晨之有天下也 ，暗祀亩敬 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壶治而燕

求焉。染典政海政 ，巢舆治岛治，不 以人之壤 自成也 ，不 以人

之卑自高也，不以遭待自利也。今周兄殷之乱而遽海政，上谋
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岛信，撮行 以镜罘，毅伐 以

要利，是推 乱以易暴也 。吾 背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遇乱

世不海苟存。今天下简，殷德衰，典其业乎周以童吾身也，不

如避之以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隆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

夷、叔奔者，其於富黄也，苟可得已，则必不梢。高茚戾行，镯

染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饰也。〔8〕

    “饿死首踢”的原因在此被蹄结篇封姆道乱世的厩窠，夷、育封

周武王的不满，业非代殷而舆，而是其勤楼上的“推乱以易暴”。他

俩在殷、周之简，业姆政治立埸的偏向。

    《戟团策》中亦有封夷商的封渝，此不赘述。德之，先秦以来，

夷香篇士人所熟悉，业作篇普遍封渝的括题。踪合各家的材料，可

以得到的资靓是：夷膺身虚殷周之隙，行事舆儒家道德理想多有相

合，被儒者推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肾人”((（渝捂》），或“璧之

清者”（《孟子）)）。他俩所昭示的，是轨著地坚持道德的钝粹，拒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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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现育秩序合作。而《驻子 · 镶王》具刂弑圆揭示其轨著的根源―

封“神震有天下”之峙，上古淳璞道德的信仰。

    此後，夷香之事在《吕氏春秋》舆《斡持外傅》中遗有展示，但不

出《孟》、《驻》的簌圃，直到司焉遭的《伯夷列傅》。《伯夷列傅》的三

侗重要事件“遮团而逃、扣焉而辣、探薇而歌”均篇前代所燕。後人

将夷、膺作焉遣民，大抵基於“扣焉而辣”中“君臣之羲”的提出。追

封易代之隙的士人是一侗至阴重要的简题，也是後世遣民颧念中

的要素。然而在先秦峙代，“君臣之羲”业不像漠代以後那檬封士

人有绝封的控制力。孔子雕言“臣事君以忠”，但是以“君使臣以

橙”篇前提的；如果君热道，“则可卷而镶之”。他封周武革命没有

激烈的反封，如果貌“《武》未蛊善”，那很可能也是出於封暴力的瑾
慎：“子之所慎：寮，戟，疾。”〔9〕孟子更是貌“简殊一夫时矣，未简弑

君也。”〔’“〕“君臣之羲”的强化是在漠武帝镯尊儒衔，把君灌绝封化

以後。根檬董仲舒的阐释，君臣阴保源於天地之位，取褚隐喝之
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羲也；隐踢之理，塑人之法也。”因而臣封於

君必须绝封服徒：“臣不奉君命，雌善，以叛言。”不谨如此，臣封君
遗必须完全奉献：“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蹄於君，

恶皆蹄於臣。臣之羲比於地，故篇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育隙

上，在追一组阴保中，“臣”没有镯立存在的值值，其存在的目的就

是篇了“事君”:“篇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造退，奉辙磨封，

所以事贵也；供投欲食，候视疚疾，所以致着也；委身致命，事燕惠

制，所以篇忠也；竭愚窝情，不饰其遇，所以篇信也；伏筋死敷，不惜

其命，所以救窍也；推遭光柴，褒撮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翰

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蹄德於上，所以致羲也。”〔，’〕在团

家以此植颧念封士人造行规簌峙，“峙人傅颂的夷、香”用君臣之羲

来青借武王就可以理解了；不遇徒上面的辨析可以看出，追颖然业

非周初的夷、奔所能有。

    即使是在《伯夷列傅》中，夷膺事跻所反映的也是封儒家“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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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轨著，《探薇》歌中所流露的，也是上古淳德消失之後的姆所

蹄依之感，因此，舆其貌他俩是“殷遣民”，不如貌他俩是淳於儒道，

热法在境薄之世自虚的“上古遣民”；更何况，在殷周之简，他俩本

煞偏向。在司焉遭的叙述中，夷奔精神更多的遗是封钝粹的速古

道德理想的一首绝唱。

    由此，《首赐山赋》中夷、膺自稗的“遣民”，和榭枋得、顾炎武等

人锶栽的遣民身份、遣民意栽是有很大差具的。如果用“亡圃之後

遣留下来的子民”去解释它，较之“不贰之臣”磨核更篇合理― 後

一羲填在漠代寅隙业未崖生。

    雨漠以至南北朝，“遣民”一祠一直延擅著追三侗羲项，业姆新

羲出现。但晋宋之交的隐士到程之，谷卩在遣民史的研究中造成了

不少挨解 ，有必要加 以澄清 。

    到程之琥“遣民”，人们往往受了追侗稽虢的影譬来判断他的

政治取向，把他作篇晋宋简遣民的一侗代表。然而徒现存史料来

看，有阴他“不仕新朝”的韶载业不可靠，他的蹄隐，舆其貌是出於

政治立埸上拒绝舆到宋的合作，不如貌是玄擎舆佛罩人生颧影譬

下的皈依山林。“到遣民”其育就是“到逸民”。

    事育上，隋唐以来的很畏一段峙期，人俩都把到遣民理解篇一

位精研佛理的山林隐士，“遣民”因此成了“禅隐”的代名祠。此羲

在唐持中度泛使用，而新的羲项― “隐士”亦就此崖生。〔’幻

  日 曰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口 口 口口日

    在北宋的典籍文献中，遣民最常用的羲项有二：乱雕後的遣存

者舆隐士。到了宋室南渡以後，半壁江山篇界族估领，“遣民”一祠

的政治色彩增强了，尤用於指根渝陷匾士民。其意羲遗是“乱亡遣

留之民”，但其中亡圃之痛舆封故团恢徨的渴望已非常强烈。如下

例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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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隐忍不肯斤逐，童炭遣民固已绝望，二璧遗期在何峙

邪？ 臣每念此 ，不如熟生。〔l3J

    故宫海禾黍，改馆徒镜於秦牢；新廓道衣冠，招魂漫歌於

楚些。雏置河束之斌，莫止江南之哀。遣民失望而痛心，孤臣

久繁而”匾血 。〔，4〕

    遗民久厥腥擅苦，辟团谋乖负此心。〔15j

    遣民久愤汗左衽，孱虏何足烦畏樱。〔163

    在追些用法中，新羲引申的超向已攫颖现，一些在瞥羲中业不

突出的意羲取向舆情感色彩得以强化，政治倾向也解明得多。它

俩都预示著在特殊的庭史藉境下“遣民”一祠新羲项的崖生。

    徒舆遣民相阴的另一侗祠晕“殷顽”此特癸生的燮化，也可以

癸现遣民意栽崖生的端倪。“殷顽”本指周初叛周的殷人。尚害

《多士》日：“成周既成，遭殷顽民。”《累命》云：“毖殷顽民，遭於洛

邑。，,’ ‘殷顽”之名 由此而来 。孔颖逢释“顽 民”曰：“顽民渭殷之大夫

士徒武庚叛者。以其姆知，谓之顽民。”〔，7,“顽”乃“顽钝不化”之

。此後人们均徒周王朝的立埸出癸，以之篇恶名。直到南宋特

，由於山河破碎的创痛舆团家危亡的刺激，人佣阴始以新的眼光

来看待殷顽

雎等愎喻之

。陈亮篇之正名曰：“倦念先王之首泽，轨羲以自守。

，嚣乎其不肯顺徒也。⋯⋯晃稽顽民，则周人之言也，

意

期

於商羲矣。”〔’",宋亡以後，就有人以自稽“殷顽”来表明政治立埸，

如：“吾家世臣宋，拔冕典如霎。於今雎篇庶，羲不忘宋恩。团亡幸
免死，忍愎干禄云。耻篇膺敏士，率作殷顽民。

一君，“宋亡，隐居不出，作《泳史》持以自晃”。

”〔，9〕持作者锡再十

    “遣民”新羲的崖生舆之大致同步。江山渝丧以後，南宋士人

面舔著出虚简题，而“遣民”成了一植特殊的身份。文天祥《自述》

云：“江南啼血送残春，漂泊夙沙莴里身  漠末固磨多死士，周除乃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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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遣民。”〔20j此虚“遣民”舆“死士”相封，表明了出虚遴择；而“漠

末”、“周除”强稠了易代之隙的特殊生存儇境；“江南啼血送残春，

漂泊夙沙莴里身”则暗示了封茚操的璧守。鹰核貌，文天祥以“遣

民”来“自述”，铜羲中的道德感较之此前是大大增加了，其身份定

位的自置意栽是非常解明的。不谨如此，文天祥遗以之表示群艘

韶同。他叙述北往攫屉貌：“予遇吴阴，感念凄恰，向使朝命不令人

衡，最速予以死守，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卧舟中，曹吏

三五人来，遣民背吾铿遇然不垂涕者。”〔2’〕其简所稽的“遣民”，颖

然不是浑噩的“敷民”，而具有自鬓的政治取向：亡团之恨，故圃之

思，都在“垂涕”中宣浊出来。至此，“遣民”祠晕舆“遣民意溉”形成

了封磨，“遣民”超越了它的字面意羲而具有了深屠次的文化涵羲。

    “遣民”身份榷定的主要行篇规垅― “不仕新朝”也碓立於此

峙。大多数自谓“遣民”的士人都以忠诚故团舆抗茚新朝篇立身宗

旨。如游汶：

（汶）入元，有篇岛福建熄管者，不就，害其布袍之背日“前

宋遣民”，燕寒暑衣之。〔22)

    追檬的现象业非侗别，舒岳祥、王磨麟、到驻徐、到辰翁等人人

元不仕，均自稗遗民。〔23）在新萏朝的交替中，因篇追群士人解明的

政治、道德取向，“遣民”的第五侗羲项― “在易代之後因壑持封

故团的忠诚而拒绝舆新朝合作者”崖生了。
    不遇，此峙“遣民”一祠的使用业不规簌，它常常模糊於“乱亡

遣留之民”舆“不仕贰朝之士”之简。有退仕元攫屉的士人也往往

借助它来表速封故团的眷念，如方回。方回於宋“官提领池踢茶

盛，遭知服州。人元，篇建德路璁管”。〔24j可他却屡屡以“遣民”自

裤。如《九日有感再害》：“萍梗江湖今故团，干戈天地携遣民。”正

月十日始晴》：“香火荒山猫古潮，兵戈故团谨遣民。”t25，追些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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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桐江擅集》，檬《四库全害璁 目》，此集“皆其元峙能官後

作”t26，。再如袁桷，雎篇元代翰林官，谷卩依然以宋遣民自命，其《害

葵祖皇帝十茚度夙霎圆後》云：“杯酒释兵柄，此敲速立拯之基也。

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境《夙霎圆》锄。遣民袁桷害。”(27，追些

“遣民”，如果要鼠究其羲，只能是“亡团遣留之民”，而不能舆舒岳

祥等人所稽者相同。可是，它又徒以前的泛指普通民罘燮成了一

梗士人的特殊稽渭，在新羲已攫普遍使用的峙代，仕元的漠族士人

如此自稗，仿佛是刻意表明自己的情感取向舆文化取向，他佣在遣

民雨桓祠羲的模糊之简，努力保持著自己舆故宋的聊繁。

    明初，在君臣之羲舆苹夷之防得到强化的同峙，以表彰宋遣民

篇目的的《宋遣民缘》出现了，追通遇《四库全害穗目》的著缘遗有

所保留。檬《媳目》，洪武特已翘有了《宋遣民缘》钞本，作者已佚，

规明末毛晋刻印，四库馆臣尚得晃其害。成化中，又有程敏政纂

《宋遣民缘》十五卷，取王炎午、榭翱、唐珏等人的事赫舆遗文，及明

初褚人篇其人而作的持文，依次褊排，业烦之曰：“其志则已光耀研

掏於青天皎日之下，雌庭莴世光景常新，不舆海桑而俱化矣。”〔28)

此外，《德目》集部遗著缘有《宋遣民缘》一部，焉宋遣民的持祠雄文

集晕编。在追些《遣民缘》中，骗撰者有意栽的排除那些有仕元趣

庭的士人。〔29）通遇追些《遣民缘》的傅缘，遣民逐渐成焉一幢封政

治道德操守高下的抨判，代表了一颊鹰富受到表彰的人群。至此，

“遣民”的常用羲填筒化篇二：一、亡团或乱雕後遣留下来的子民；

二、易代之隙J嚷有弦烈的故团之思，不肯出仕新朝的士人。而它的

“後裔”、“前一峙代遣留之人”、“隐士”等羲项，就渐渐弱化了。

  口口口口 曰口 口

  日 口口口口 口

口口 口口 口口口 口

    明亡以後，“遣民”― 忠於故团、不仕新朝、甘贫守茚，成篇静

多由明人清士人的人生遴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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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遣民的数量大大超通前代。迄今可考者，翠是在各植《遣民

缘》中留下傅祀资料的就有二千除人〔30j。“遣民”身份不谨是静多

士人的自凳遴择，遗成篇代表他俩道德茚操的柴譬礴虢。被稚篇

“遣民”者往往是群艘中操守最坚定，品格最高潦的模乾。赏峙有

“徐州二遣民”舆“海内三遣民”之漂榜。檬《清史稿 · 遣逸傅》：

    初 ，（朋）雨梅、（篇）寿祺 同谋皋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 ，

先後相呼膺 。及事欺，雨梅 出走，，恩得一 赏。睿棋 留江、淮溉

世燮，不幸先死。甭梅镯奔走三十铃年，亦终燕所就。後世棋

“徐州二遣民”。

    徐枋，字昭法，辰洲人。父沂，明少詹事，殉圃翰，事具《明

史》。枋，崇镇壬午皋人。沂殉团畴，枋欲徒死，沂日：“吾不可

以不死，若辰岛晨夫以没世可也！”自是巡胁山中，布衣草履，

终生不入城市。及道篮岩山，爱其啧速，卜淌上居之，老焉。

枋舆宣城沈弃民、嘉舆巢鸣盛，裤“海内三遗民”。〔31)

    简雨梅、莴高棋、徐枋、沈妻民等人，在清初士人群艘中都有很

高的聱望，如此尊稽，可兑“遣民”一祠在峙人眼中的道德崇高地

位。甚至有人期望以“遣民”作篇自己“盖棺定渝”的，如郭金毫：

    清初，赏局特疏篇於朝，力睛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

巾，足不履户外，绝口不鼓世事。惟箫列赏峙殉敷锗人，辄欷

款流涕。康熙十五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自题其墓日

“遗民郭某之墓，，。〔32〕

    可以看出，此峙的“遣民”已不谨是一狸士人之简身份的匾别，

而且是道德茚操的代稽了。

    出於人生遴择的自鬓舆群艘忽同的需求，褊撰《遣民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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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遣民的重视。肇者根檬现有材料统舒，明遣民骗撰的宋代遣

民缘至少有 4撞［33, ，庭代遣民缘至少有 1幢［34〕，明遣民缘至少 8

狸〔35j；封赏代遣民持文的晕骗至少有 3植〔36j。遣民俩意栽到了自

己不是孤镯的侗别存在，其身後遗有同氧同聱的人群。颇炎武就

把友人朱明德撰述《庸宋遣民缘》的勤楼即蹄结篇群艘需求，其《魔

宋遣民缘序》云：“子曰：‘有朋自速方来，不亦集乎？’古之人季焉而

有所得，未誉不求同志之人，而祝赏澹海横流，夙雨如晦之日乎？

⋯⋯而或一方不可得 ，则求之数千里之外 ；今人不可得 ，则慨想於

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以合於吾者，徒而追慕之，思篇之

傅其姓氏而肇之害。”〔3’〕

    追植群艘需求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千载以上”去寻求痛

足，在颇炎武看来，主要是源於封现育生活中周圃遣民钝粹性的要

求，就在追篇序文中，他貌：

    於此之峙，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壹熟一二少

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

友也益敷。⋯⋯余誉迸览於山之束西、河之南北二十铃年，而

其人益以不似。及简之大江以南，昔畴所棋魁梧丈夫者，亦且

改行换骨，擎岛不似之人。

    此虚伴随着封《遣民缘》楝择精最之必要的慨欺，正艘现了颇

炎武封“遣民”身份要求的精鼠：他提出必须将真正的遣民舆“少知

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者加以分辨，业且明颖

封虢稽遣民而育隙“不似之人”有所警惕。追幢分辨艘现出的是颇

炎武封遣民身份的重视，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具借壑定的政治立埸

业能始终保持茚操者，魄可稽篇“遣民”。

    基於相似的心理，人佣阴始要求更精碓的使用“遣民”追侗祠，

邵廷采、蹄茫等封“遣民”和“逸民”作了特意的辨别。蹄驻貌：凡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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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抱德不用於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遣民”则惟在磨舆之隙，以

焉此前朝之所遣也。⋯⋯故遣民之稽，视其一峙之去就，而不繁乎

胳身之霸晦，所以舆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谧之傅高士，微有不同者

也〔38） 。邵廷采云：

    於乎！以翱（榭翱）等之才情操行，不得舆康光、高凤同旖

盛世之逸民，而乃以遣民著，宣其志也夫？然亦壹非其猫幸也

夫？〔39〕

    追都是有意栽地要把“隐士”的羲填徒“遣民”中排除，其是强

调遣民的政治取向舆茚操，而追正是明清之隙遣民颧念成型之後

遭一步登展的表现。它俩表明，清初士人封於“遣民”群艘的行篇

规簌舆“遣民精神”的镯特值值，都已翘有了相赏自骨的意栽。

    作篇清初一徊特殊的群艘，明遣民封自身存在的镯特值值有

非常明碓的忽栽。明遣民易代不仕，大多数以窜老荒村篇生存的

基本方式，甚至有“前二十年不人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户庭”〔40）者；

篇了屏绝现育社曹封茚操可能带来的揖害，遗有不少人出家篇僧。

就多数人而言，他俩放窠了封现育社含的直接干预，遣也是在赏代

视野中遣民受到箕疑的重要原因。然而，封於任何一侗社含来貌，

除了可以直接癸生育用效鹰的各幢元素之外，精神文化傅统的延

擅舆癸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明遣民所艘韶的群艘值值，正在於赏

漠民族文化傅统面嘛危楼峙的“存道”。故而王夫之云：

    儒者之统，舆帝王之统业行於天下，而互岛舆替。其合

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

者猫保其道以孤行而燕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41〕

张履祥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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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心，雕赏险凝能载之日，而一隆已潜回於九地之

下，自有生民以来，终契熄诚之理。幸舆同志锗君子努力追

修，只刂世道之岌也。儒者参赞之功，要不外此。以2〕

    黄宗羲甚至貌：“遣民者，天地之元氧也。”〔43,“元氧”者，天地

速蟀之勤力，遣民以澹海一粟之身，甘於贫袋困苦甚至幢幢不测，

檐复起的是“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他俩是在乱亡中，整侗世界的秩

序被打乱的峙候肩起保存秩序重檐的人。他俩所整持的，在今天

看来可能包含有梗植峙代局限下的忠羲、铜常等靓念，但在民族危

鞋之隙，如果社含全艘成具都丧失了封道德傅统的轨著信仰，很敷

想象追侗民族的其他精神文化元素遗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徒追侗

意羲上来理解遣民的“存道”，或静能狗得出较篇平允的判断。

    注释：

    〔1〕锡伯峻《春秋左傅注》，阴公二年、襄公二十九年、哀公四年，中苹害局，1981 年

版，第 266一267页、第 1161一1164页、第 1628页。

    〔2〕《套文颊聚》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138页。

    〔3〕《史纪》卷六一，中苹害局 ，1 975 年版，第 2123 真。

    〔4〕榭枋得《魏参政轨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持别二子及 良友》，《榭叠山全集校

注》，苹束师乾大季出版社，1994年版，第 137页。

    〔5〕颇炎武《路舍人客居太湖束 山三十年寄此代柬》，《颇亭林持文集》，中苹害局，

1983年版，第 142 夏。

    〔6〕《榆捂集注》，《四害五翘》第三桓，中圃害店 1985年版，第 79页、第 28夏、第 71

一72 页。

    〔7〕《孟子集注》，《四害五超》第四梗，第 55 页、第 76 夏。

    〔8〕《驻子集释》卷九，中苹害局，1961年版，第 987夏。

    〔9〕《／又佾》、《衡霓公》、《八佾》、《述而》，《渝箫集注》第 12夏、第 66页、第 13夏、第

28页。

    〔10〕《孟子集注》卷二，第 14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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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春秋繁露》卷一一、卷一五、卷一一、卷一七，中苹害局 ，1975 年版，第 405 页、

第 521 真、第 397 页、第 588 真。

    〔12〕有阴割程之的身份辨析舆“遣民”一祠“隐士”羲的座生，祥晃拙文《到遣民非

“遣民”考输》，《史季集刊》2005年第 4期。

    〔13〕《焉伸傅》，《宋史》卷四五五，中苹害局，1985 年版，第 13367 真。

    〔14〕洪皓《功德疏》，引 自《擅资治通鐾》卷一一五，中苹害局，1957 年版，第 3064

页。

    〔15〕洪道《遇觳熟》，《姐洲文集》卷五，《四部徽刊初编》。

    〔16〕睦游《秋雨欺》，《睦游集》，中苹害局，1976 年版，第 433 夏。

    〔17〕《十三规注疏》，《尚害 · 周害》卷一六，《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第

219 真 。

    〔18〕隙亮《羲士傅序》，《能川集》卷一三，《文渊阴四库全害》第 1171册，夏淘商胳

印害馆 1986 年影印，第 616 夏。

    〔19〕锡再十一君《泳史》，《全宋持》第 70册，卷 3703，北京大季出版社，1995年版，

第 44456 页。

    〔2。〕文天祥《文山先生集》卷一四，《四部策刊初编》。

    〔21〕《平江府》持序，《文山先生集》卷一三，《四部徽刊初编》。

    〔22〕黄宗羲《丘割锗儒攀案》，《宋元季案》卷七九 ，《黄宗羲全集》第 6 册，浙江古籍

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 18页。

    〔23〕岳祥自渭遣民，名其持曰《新唇未颁遣民感谙⋯⋯》（(（简夙集》卷六，《四津全

害》第 1 187 册，第 390 夏）；王磨麟篇《简夙集》作序，亦 自渭遣民（(（简夙集原序）)）。

    割驻殊，宋亡自稽遣民，晃《宋季忠羲绿》卷一三，《徽害集成艘编》253 册，夏北新文

叟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 171夏。

    割辰翁，晃其祠作《鹤鸽天 · 迎春》：“焉上新人红又紫，眼前歌妓送遣迎。⋯⋯叙

顽燕，媵金＄lI 。燕趟歌舞勤南人。遣民植杖唐巾起，阴伴兄童看立春。”((（须溪集》卷

八，《四库全害》第 1186册，第 593 页。）

    〔24〕《四库全害德 目》卷一一八，中苹害局 ，1965 年版，第 1022夏。

    〔25〕《桐江擅集》卷二，第 232 夏；卷六，第 290真，《四库全害》第 1193册。

    〔26〕《四库全害德 目》卷一六六，第 1423夏。

    〔27〕《清容居士集》卷四七，《四部徽刊初编》。

    〔28〕《四库全害存 目徽害》史部第 88册，卉鲁害社 1996年版，第 438 夏。

    〔29〕集部《宋遣民缘》羼人黄谱、吴师道，《璁目》渭之：“殆害肆胃暨偶托之以售欺

也。”（第 1736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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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捺榭正光《明遣民绿雁辑》，南京大季出版社，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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